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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年 7 月 21 日，毛泽东在致陈毅

的信中，对诗歌的形象思维有过一段经

典论述：“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

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

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

‘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

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

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这一诗

论在中国诗歌界产生了久远的影响。我

们读毛泽东诗词，也可从中回味到形象

思维的运用。

“形象思维”，本是诗歌和文艺创作中

的基本特征。毛泽东在信中，特意讲到

“形象思维”在诗歌创作与散文创作中的

异同，强调了比、兴手法在诗歌创作中的

独特性。形象思维是以直观形象和表象

为支柱的思维过程。作家塑造一个人物，

诗人创作一首诗，画家绘制一幅画，都要

先构思出人物或场景的画面。这种以人

和景的形象为素材的构思过程就是形象

思维。呈现在诗歌中的形象思维，其独特

性在于“赋”“比”“兴”手法的运用。

一

综 观 毛 泽 东 诗 词 中 的 景 物 描 写 ，

大 量 运 用“ 比 ”的 手 法 。《忆 秦 娥·娄 山

关》一 词 描 写 了 红 军 长 征 途 中 征 战 娄

山 关 的 紧 张 激 烈 场 景 。 大 战 后 ，

毛 泽 东 登 上 娄 山 关 ，吟 出 著 名 诗 句 ：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日后，

毛泽东曾对这首词手书一个批注：“万

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

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

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

一 村 了 。 以 下 诸 篇 ，反 映 了 这 一 种 心

情 。”这 让 人 在 诵 读 中 ，领 悟 到 伟 人 当

时的心境。“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回

想起发生的惨烈战斗，让人泪目；而倒

下 的 红 军 战 士 ，却 又 仿 佛 化 作 苍 松 翠

柏，日夜守护着巍峨群山。

毛泽东的《十六字令三首》其二中的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

犹酣”，这句词则用明喻和暗喻结合的手

法，看似写群山之磅礴，实则是写红军将

士在崇山峻岭间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

“倒海翻江”本为形容水势之浩大，早见

于宋代陆游《夜宿阳山矶》诗：“五更颠风

吹急雨，倒海翻江洗残暑。”“巨澜”本意

为大浪。这里所说的“巨澜”和之后出现

的“万马”奔腾，均喻群山起伏之状。“战

犹酣”意指久战未歇，且正处于激烈势

头。毛泽东将峰峦起伏喻作倒海翻江的

波涛，赋予静态的山峦以动感。随后，又

将群山喻作奔腾的马群，一个“急”字，不

仅将群山写活，更写出群山威武雄壮的

气势。“巨澜”与“万马”两个连用的比喻，

明喻是在写山，暗喻是在写人——长征

途中，红军的钢铁洪流，在万水千山中，

像翻滚的巨浪，像奔驰的骏马，不可阻

挡，一往无前。

在《蝶恋花·答李淑一》中，“我失骄杨

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毛泽东以

“骄杨”明喻杨开慧，以“柳”明喻柳直荀，

寄托了他对妻子杨开慧烈士和好友柳直

荀烈士的无限深情。在《浣溪沙·和柳亚

子先生》中，“长夜难明赤县天”，诗人以

“长夜”暗喻黑暗的旧中国，劳苦人民大众

生活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

此外，毛泽东诗词中的借喻手法也独

具魅力。《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中的“中华

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是毛泽东

在看了女民兵飒爽英姿的照片后，即兴题

写的一首诗。诗的前两句：“飒爽英姿五

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用人物和景物描

写做铺垫，展示新中国女民兵的形象。之

后，笔锋一转，用“红装”一词来借喻华丽

的服饰，用“武装”一词来借喻新中国青年

妇女能文能武的形象。诗作意在鼓励新

中国的女青年学做花木兰，并点出“中华

儿女多奇志”的主题。

二

品读毛泽东诗词，能感悟到诗人擅

长以“兴”的笔法增强诗句形象性和感染

力。所谓“兴”是指诗句借助形象引起联

想，起到“托事于物”的效果。“兴”字的本

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宋代

学者朱熹曾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

所咏之词也。”这原本是指《诗经》表现手

法中的“兴”，意味着创作中先说另一事

物，再引起所要吟咏的事物。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

急 ……”，这是毛泽东《渔家傲·反第二

次大“围剿”》中的诗句。开篇，诗人就以

白云山景入诗，描摹出白云山顶的云朵

像人一样，似要站立起来。诗句借景言

情，以此引彼，为典型的“融于景”的起兴

笔法。“云欲立”三字，用的是拟人化的笔

法，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写，衬托出红军

将士在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中的同仇敌

忾。此处“起兴”的运用，营造出昂扬气

氛和雄伟气势，方有了“枯木朽株齐努

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这般气

吞山河的诗句。

“ 天 高 云 淡 ，望 断 南 飞 雁 ”，出 自

毛泽东的《清平乐·六盘山》，是典型的

“托于物”的起兴笔法。“南飞雁”，是秋日

常见的景物，看似寻常，但加上“望断”二

字，便不寻常了。先言“南飞雁”，再引出

“不到长城非好汉”，能让读者感受到诗

人内心的豪迈和无限深情。这首词是

1935 年秋，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翻越六

盘山时的咏怀之作。读者如果回顾红军

长征途中经历的千难万险，就愈发能体

会到毛泽东挥毫写下“六盘山上高峰，红

旗漫卷西风”时的激越豪情了。站在六

盘山之巅，仰望蓝天，直至南飞雁从天际

消逝……大雁寄托相思，“望断”之情，是

领袖和红军官兵对革命根据地军民和故

乡父老乡亲的无限思念和浓郁深情。这

种“托于物”笔法，虽写的是大雁，却物中

寓情，使得诗词意境愈发高远。

毛泽东“兴”寄深远、“兴”味无穷的

诗句不胜枚举，这也正是伟人诗词意韵

横生、诗趣盎然之所在。比如，《卜算子·

咏梅》中的“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托于物而言情，用诗的语言描绘出梅花

俊美而坚韧的品格，寄托了中国共产党

人在三年自然灾害和复杂国际形势下，

英勇无畏，藐视各种困难的大无畏情怀；

《菩萨蛮·黄鹤楼》中的“茫茫九派流中

国，沉沉一线穿南北”，融于景而抒怀，以

登临黄鹤楼极目所见，给景物染上浓郁

的情感色彩。当年《诗刊》创刊号刊发这

首词时，毛泽东在自注中写道：“一九二

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

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

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

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全词无一处写

实，却意境含蓄高远，语言深沉有力，引

发读者联想，回味无穷。

三

毛泽东诗词中形象思维的运用，使

得诗作意象雄浑壮丽，意境高远辽阔。

毛泽东诗词除了善用比、兴手法外，其中

赋的用法也很具特色。赋的笔法，同样

需要以形象思维来捕捉富有诗歌特征的

典型语言。

《沁园春·长沙》一词：“独立寒秋，湘

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

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

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几乎都是

在“敷陈其事”地描写秋天景色。这种写

法是通过形象思维来描摹灵动的典型场

景，展现一幅壮美的湘江秋色图。综观

此词，写景、叙事、抒情浑然一体，书秋而

不哀婉，追忆而不惆怅，呈现出大气磅

礴、奔腾豪迈的气势。

毛泽东的《水调歌头·游泳》：“才饮

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

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

步……”同样是“敷陈其事”，以多角度

“直言之也”。诗作使用“长沙水”“武昌

鱼”“万里长江”3 个与水有关的词，描绘

畅游长江的情景，融景于情。上阕写横

渡长江、搏击风浪的豪情；下阕写大河奔

流、日新月异的畅想。

西晋学者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写

道：“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

也。兴者，有感之辞也。”这一论述，对

赋、比、兴三者的功能给出简明扼要的阐

释。毛泽东诗词创作中注重赋、比、兴三

种手法的交叉使用。《水调歌头·游泳》就

是综合运用赋、比、兴手法的经典之作。

开篇以赋的笔法引出“万里长江横渡”，

又将风浪中的中流击水比喻为庭院里悠

闲散步，再借“风樯动，龟蛇静”之景，起

兴引出“一桥飞架南北”的壮观景象。在

这首诗词中，诗人以夸张、比喻、拟人的

手法，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地描摹出新中

国飞跃发展的万千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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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原创音

乐剧《血色湘江》，是一部关于湘江战役

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英雄血染湘江

渡，江底尽埋英烈骨，三年不饮湘江水，

十年不食湘江鱼。”感人的民谣，唱出

“血色湘江”名字的缘由，也唱出了战斗

的惨烈和红军勇于牺牲的英雄气概。

该 剧 以 湘 江 战 役 为 历 史 背 景 ，以

“断肠明志”的红军师长陈树湘为创作

原型，讲述红军后卫部队为掩护党中央

渡江，在湘水之畔展开激烈战斗、付出

巨大牺牲的故事。

1934 年 底 ，为 确 保 中 共 中 央 和 中

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粉碎敌人围歼

红军于湘江边的企图，数万名红军战

士用鲜血染红了湘江水，终于冲破敌

人精心设置的封锁线。如何将人们熟

知的历史故事创排出新意，赋予其当

代审美价值，是创演革命历史题材作

品的关键所在。《血色湘江》巧妙选取

叙事角度，塑造主要人物形象，采用传

统音乐剧的结构，融合现代艺术手段，

艺术地再现了史实。全剧以主人公陈

湘带领后卫部队执行掩护党中央渡江

的任务为主线，交织着陈湘与瑶族女

儿凤鸣的爱情、与韦江等人的战友情

以及朱大姐对“小湘江”的亲情等情感

脉络。

序曲响起，大提琴沉郁低诉，立在

舞台上的红军战士宛如丰碑，营造出厚

重的历史感。充满视觉冲击力的舞台

景观，伴随激昂的旋律，将观众带回 80

余年前的湘江之畔。第一幕，硝烟弥

漫，陈湘面对大片牺牲的战友，痛心疾

首。如泣如诉的唱段，催人泪下。当陈

湘回忆起当年参加革命的场景，便又重

燃起希望。“红军就是那离离原上草，岁

月枯荣不惧大火焚烧，前赴后继，死做

春泥肥料，等待着惊雷刺破黑暗，迎来

拂晓”。政委临终之际，红军战士面对

战友的牺牲，用“再相聚”来激励彼此、

凝聚心力、燃起斗志。“生死是短暂的别

离，虽已转身不忍离去……再别故土等

相聚，理想世界再相聚，胜利之后再相

聚”。作品中，讲述牺牲故事的场景与

唱腔，并没有沉浸在伤感与悲戚之中，

而是通过对理想信念的吟咏，传达出希

望和力量，表现革命者昂扬的乐观主义

精神。“活下去，活下去……天下遍地是

红旗”。舞台上，前排的战士们肩并肩，

排成堡垒状，抬起牺牲的战友，望向前

路的方向；在高处，一个个战士前赴后

继，在血与火中扛起鲜红的军旗。这一

意象化的表达，呈现出壮烈、崇高的审

美效果，彰显出革命先烈视死如归的精

神境界。

剧中，“红旗，红旗，红色的军旗……”

合唱多次响起。“镰刀锤头工农的子弟，

红色的军旗指引着你”。军旗是该剧的

重要意象，也是剧中战士们的信仰标

识。主人公陈湘被捕后，坚决不投降，

断肠取义，用最后的力气举起军旗，以

动人心魄的行动践行了“为苏维埃流尽

最后一滴血”的铿锵誓言。

唯有洞悉心灵的创作，才能拥有直

抵人心的力量。该剧通过人物艰难中

的抉择，凸显其精神高度，于复杂的斗

争中彰显英雄光辉。该剧对于反派人

物的塑造也并非脸谱化的刻写，而是赋

予其立体的性格，展现其内心的抵牾与

漩涡。第一幕第一场中，敌军指挥官黄

复生是主人公陈湘的昔日同窗。“狭路

刀出鞘，钢刀对钢刀”。二人在第一幕

狭路相逢，展开较量，在最后一幕悲壮

了断，表达出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复杂

和主人公陈湘信仰的坚定。

剧中，两位女性形象为血色、悲壮

的演出，增添了温暖的亮色。敢爱敢恨

的凤鸣为了替父报仇，大胆表达心意。

她性格活泼、为人泼辣，如同桂北林中

的 百 灵 鸟 。 朱 大 姐 是 红 军 医 院 的 军

医，丈夫就在湘江边牺牲。朱大姐在

该剧中更像一个“母亲”的化身。在第

二幕中，朱大姐低唱“青青子衿，悠悠

我心”，此时响起合唱“慈母针线，寸草

之心，三春余晖，眷恋亲情”，与众多子

弟兵离乡之情得以呼应。为让队伍轻

装突围，在生下女儿“湘江”之后，朱大

姐毅然选择自尽。尾声中，凤鸣对“湘

江”一句句念着牺牲红军战士的名字，

将全剧推向情感高潮。女孩高喊着“爸

爸，妈妈，我是湘江！”这既是红军后代

对父母的殷殷呼唤，也是对众多红军烈

士的深情独白。

在叙事之外，音乐剧《血色湘江》融

合歌剧的庄重大气、话剧的严肃内敛和

舞剧的激情张扬等特点，通过咏叹调、

宣叙调、重唱等音乐形式讲述革命故

事。全剧以意象化的舞台造型，虚实结

合，对战斗场景进行艺术呈现，在舞台

上用光和影再现血火硝烟的湘江战场，

带给观众多维艺术审美感受。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湘水奔流咏英雄
■徐嘉馨

“晋察冀”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

主义侵略的重要阵地。山西省吕梁市离

石县，是李迎兵小说《沐月记》（中国文史

出版社，2023 年 1 月）书写展开的地理空

间。作品名“沐月记”，取自成语“沐日浴

月”，指女主人公李潇丽（小月莺）经历的

烽火年代；也指大家族李府在抗日战争

期间与中国众多的家庭家族一样，久沐

时代的风雨。

作品描绘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

在黑暗的年代，李府大院中人，有的充当

了侵略者的卑鄙走狗，向自己的同胞施

威；有的甘心当亡国奴、替死鬼，且死无

葬身之地；有同情抗日武装力量的人，提

供尽可能的帮协；更有人成为仁人志士，

抛家舍业，彰显着革命军人挺身而出、浴

血奋战、向死而生的英雄气概。

在作品塑造的众多人物中，作者以浓

厚笔墨描摹了主人公月莺的形象。李府中

出生、长大的小月莺，在懵懂、顿悟中走向

成熟、觉醒，成长为革命战士李潇丽。作

品中，她从李府大院中李家老二的女儿，

转变为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的进步学生；从

参加革命的进步学生，转身西行成为革命

根据地一名坚强的八路军女战士。

小说汲取山西离石的民俗、民风、方

言，用以展示战乱年代所发生事件。作

品叙述从容不迫、徐徐展开，对地域文化

的讲述娓娓道来。丰富的民俗俚语表达

和人物活动展现，彰显出作品的深沉与

厚重。

作品对李府成员的经历、为人、性格

等，有着鲜明的描述。作品中，身为李府

的“掌门人”，李有德自有他的尊严与处

世之道。在李有德身上，读者或能体察

到大宅院当家人的艰辛。作者笔下，李

家先祖李罡的刚强气韵，旧时代的陈朽

烙印、礼仪痕迹等，在大家长李有德身上

也多有隐现。李有德骨子里所凸显出来

的民族气节，亦是令人敬重仰视的精神

品格。他把李府用来保家护院的武器无

条件支援抗日武装，愿舍小家以保大家，

表现出他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地方乡绅。

然 而 ，对 于 那 个 时 代 不 同 阶 层 所

表 现 出 的 堕 落 民 风 ，作 者 并 没 有 完 全

回 避 ，而 是 以 婉 转 而 不 显 犀 利 的 方 式

娓 娓 道 来 ，并 在 对 比 中 凸 显 出 革 命 根

据地军民的蓬勃生命力和昂扬向上的

精神风貌。

小说中的主人公李潇丽西行到革命

根据地，参加抗战。此时，“小月莺似乎

闻到了老家李府的气息，这些山川，这些

沟壑，这些河流，都有她童年的味道。她

已经长大了。她总喜欢穿着一身不太合

身的男式粗布军装……胳膊上缝着徽

章，只是她觉得自己还在燕园里一般。”

抗日战争期间，李府的李有德、李文褀、

李潇丽三代人，与日本侵略者在不同战

线、不同地理空间、以不同方式展开生死

较量。作品虽是聚焦一个家族——李家

儿女的抗战，对于支线、次要人物的书

写，也折射出众多中华儿女面对家国危

难，用血肉铸就钢铁长城、保家卫国的爱

国主义精神。

作品还巧妙地书写了日本孤儿水崎

秀子（何秀子）几个兄弟姐妹，在中国广

垠天地里几十年的悲欢离合。水崎秀子

一生浪迹于晋地，行走于戏曲之中，身世

传奇而富有故事性。作品借助水崎秀子

自童年起的经历和见闻，写出中国乡土

社会中氤氲的人情世故、普通民众的善

良可亲以及战争带给民众的深重灾难。

作者的书写是在掌握历史资料基础

上，进行艺术创造，铺展开对晋地乡土文

化细密的书写。呈现在作品中的晋情晋

景、晋人晋味、晋言晋语，赋予作品浓郁的

地方与民俗韵味。故乡是永远放不下的

乡愁。对于作者而言，作者书写的离石

县革命战争年代往事，亦是梦幻中不曾

隐去的赞歌。

艺术钩沉烽火岁月
—长篇小说《沐月记》读评

■刘 辉


